
关于汉字文化的对话
O 王 蒙 孟 华

一
、

字本位和音本位

孟华
:

先请教一个问题
。

您在《为了汉字文化的伟

大复兴》一文中谈到的
“

汉字文化
”

是指的
“

汉字的文

化
”

还是
“

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国文化
”

或
“

中国文化的

汉字性 ,’?

王蒙
:
我说的汉字文化主要是指以汉字为基础的

中国文化
,

因为我认为在各种语言文化当中;语言和

文字起的作用特别大
,

尤其是中国
。

这里各民族的情

况各国的情况很不一样
,

比如说这次韩少功先生在论

坛提出超越民族
,

这个也许是对的
,

比如说欧洲一些

民族的情况就和中国的情况太不一样了
。

但是至少在

中国的文化里头实质上是以汉语和汉字为基础
,

尤其

是以汉字为基础的
。

孟华
:
您也曾提到过

“

字本位
”

这个概念
。

在语言

学界和文学界都有人提它
,

但含义不太一样
。

总的意

思是具有汉字性
、

书写性
、

文言性价值取向的是字本

位的
,

强调汉语性
、

口语性价值取向的是言本位或音

本位的
。

王蒙
:
我觉得是这样

,

文言文是字本位的
,

白话文

有很大的不同
。

比如说在《红楼梦》中有时候一个 口语

单词在一章里会前后出现两次而写的字是不一样的
,

因为它只有表达音的意思
。

《西厢记》里头有一句
,

就

是把那个
“
兀突

’

冰喝下去
,

现在北京人把又不凉又不

热的水仍然叫做
“

兀突
”

或
“

乌涂
” ,

东北人也 叫
“

兀

突
” ,

这个
“

兀突
”

没有一个固定的写法
。

有一个可笑的现象就是本来应该是音本位 的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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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
,

写下来以后它往字本位上发展
。

北京有一句骂人

的俗话叫做
“

丫挺的
” ,

这个
“

丫挺的
”

实际上是来 自
“

丫头养的
” ,

头和养反切
,

就变成了
“

挺
” ,

可是现在写

这个
“

丫挺 的
”

的
“

挺
” ,

我有一次写成 了
“

家庭
”

的
“

庭
” ,

就有好几个作家告诉我说你写错 了
,

这个
“

丫挺

的
”

就是说一个 丫头挺着个大肚子
,

就是说她作风不

好
。

实际他们是百分之百的错了
,

它是
“

丫头养的
”

一

个反切
。

这本来是一个音本位
,

怎么写都行
,

但是写成

了字以后就觉得意思也有
,

而且意思非常的生动
,

它

从音上义化了
。

孟华
:

这种
“

字本位
”

倾向在汉字解读中很普遍
,

人们喜欢按照字义对纯语音的书写形式进行理解
。

除了您说的望文生义的曲解以外
,

还有的给纯表音

字穿上表意的外衣
。

如外来词
“

茉莉
”

本来写作
“

末

利
”

等形式
,

是纯粹的表音字
,

但后来人们给它加上草

字头
,

音本位的符号加上意符后就变成了
“

字本位
”

的

了
。

王蒙
:
比

“ ’

r挺的
”

更以讹传讹的是所谓
“

满世界
”

与
“

绕世界
” ,

不但把音意味化了
,

而且把老 口语现代

化了
。

原来应是
“

满是价
” , “

价
”

是助词
,

轻声
, “

是
”

是

代词
,

犹言
“

这
” 、 “

此
” ,

或言
“

所有的
” ,

如北京 口语
:

“

是人都比他强
” 。

而
“

绕世界
”

的
“

绕
”

也错了
,

是
“

饶
” ,

“

饶
”

是副词
,

如言
“

饶有趣味
” ,

口语必须念二声
,

而不

是
“

绕
”

的四声
。 “

绕世界
”

应作
“

饶是价
” 。

我的印象这

两个词变成现代化的
“

世界
”

是从浩然的《艳阳天 》流

行起来的
,

我已经十分悲观
,

认为很难再纠正了
。

我呼

吁真正的语言学者对此说句话
。

孟华
:

语言学者们满脑子考虑的是如何规范语



言
,

如何推广普通话
,

如何监察人们不标准的言语行

为
。

而对您说的将方言 口语
“

满是价
”

转换成标准语的
“

满世界
”

现象
,

他们却常常充耳不闻
。

这个例子深刻

地说明了
,

由汉字规范的
“

雅言
”

即标准语是怎样将 自

己的理解
、

自己的意义强加到方言 口语头上
。

当人们

用
“

满世界
”

取代
“

满是价
” 、

用
“

高义伯胡同
”

取代
“

狗

尾 ( y i) 巴胡同
”

的时候
,

字本位的雅言就把音本位的方

言中那些凝聚着地域文化意蕴的精神元素遮蔽了
、

抑

制了
。

字本位对音本位的遮蔽和抑制
,

实际上是雅文

化对俗文化的胜利
。

您对这种胜利所表现的忧虑
,

给
“

语言警察
”

们出了难题
。

王蒙
:
还有对于中国的字本位我觉得特别好玩儿

的就是翻译的词
,

那些翻译词变成中文以后
,

几乎没

有一个人包括很多学者去查原文
,

而都是按照中国字

去理解
,

也就是
“

望文生义
” 。 “

望文生义
”

是中国人的

特色
,

对于
“

民主
” ,

就理解成事事由民做主
, “

共产
” ,

就理解成一切归大伙
。

当时林琴南为文言文辩护
,

就

是说文言文的含义多
,

用以翻译
,

比原文还丰富出彩
。

他举例说
,

逻辑
,

这是希腊的词
,

而我们把它翻译成中

文以后
,

这个就变得非常中国化
,

逻
,

就是铺开了
,

辑
,

就是归纳
,

演绎法
、

归纳法都在里头了
,

再有中文中的
“

幽默
”

也是太漂亮了
。

包括可 口可乐
,

这个可 口可乐

比英文中的 C
。。 co la 还要丰富

,

还富有创造
,

这里头

又有可 口的意思
,

又有可乐的意思
。

汉字
,

具有极大的

暗示性
。

孟华
:
汉字喜欢参与汉语意义世界的构成

。

这是

拼音文字文化中所没有的现象
。

在记录语言单位的时

候
,

汉字总喜欢自己出场
,

用 自己的意思来解释语言
。

汉字这种对语言的积极参与意识确实是一种字本位

性
。

它同时还表现为一种写作方式或文化态度
:

是按

照汉字的逻辑去书写汉语呢还是遵照说话的立场去

写作? 比如文言写作和白话写作就是
“

字本位
”

和
“

音

本位
”

态度的分野
。

王蒙
:

所以我说过
,

一个舶来的思想命题
,

一旦译

成汉语
,

就开始了它的中文化— 中国化过程
,

一切

外来名词不达意到了咱们这里
,

最后都会具有程度不

同的中国特色
。

孟华
:

顺便问一下
,

您的创作历程中是否也 曾受

到过
“

写音主义
”

的影响 ? 是否存在一个创作上的
“

写

意主义转向
”

或
“

字本位转向
”
?

王蒙
:

当然是
,

因为解放以后非常提倡写 口语
,

讲

大众文化
。

有一阵包括老舍在内都提倡把作文叫做写

话
,

但实际上写话和作文这两个概念并不完全一样
。

我觉得中国古人作文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好的自我感

觉
,

这个汉字比较难认
,

写出来之后非常漂亮
,

所以他

要研墨
,

他要明窗净几
,

焚香沐浴才能写作 … … 墨研

好之后要把毛笔宣纸都弄好了
,

写起来既要合辙押

韵
,

又要对仗
,

又要有起承转合
,

他进人一种得气的状

态
,

他的思维方式和我们平常说话是不一样的
,

他是

高雅
,

所以汉语在文言文里表现得是相当的优雅
,

完

全是一种自得
,

经国之大业
,

不朽之盛事
。

我记不太清

了
,

老子说
“

高下相成
,

前后相随… …
”

如果不是字本

位
,

哪有这么说话的? 这种精炼
、

这种美妙
、

这种合辙

押韵 ! 《孝经》没有人认为是好的散文
,

但是我小时候

背过 《孝经》
,

我到现在都觉得它美
,

一上来就是
“

始于

事亲
,

中于事君
,

终于立身
” ,

它的合辙押韵非常整齐
,

非常简洁
,

它把人的天性 中很普通的事情
,

就是孝敬

父母
,

提高到治国平天下
、

人生观
、

价值观的高度
,

全

都给概括了
。

这个如果换任何一种语言都没有这种效

果
,

你把《老子》翻译成英语的话效果就全没了
。

为什

么我们认为它一定没有效果呢? 我们可 以做一尝试
,

把《老子》翻译成白话文
,

这还不是外文
,

这你就必须

歪曲
,

不歪曲它就不像 口语
,

就不明白
,

而且你要知道

中国的汉字
,

文言文
,

不但没有口语性
,

而且还没

有标点
,

连句读都可以 自个儿理解
,

它的乐趣就在这

个地方
。

孟华
:
文言文真是漂浮在口语之上的一种独立的

精神符号世界
。

它是表意汉字的超语音
、

超方言性的

产物
。

它代表了一种精英文化或雅文化
。

字本位
、

音本

位实际上是两种文化形态
。

郭沫若的《女神》中
“

翱翔 !

翱翔 ! 欢唱 ! 欢唱 !
”

一类的诗句完全不同于李商隐的

诗
。

五四的新诗强调我手写我口
,

直抒胸臆
,

而中国古

典诗歌更注重言此意彼的含蓄性
。

一个是写音精神
,

一个是写意精神
。

五四以来可能就是写音最后占了上

风
,

反字本位
。

王蒙
:

但是
,

中国古典传统里面也有写音的现

象
,

比如 白居易的写琵琶的诗
。

文字说到底要表达

一种语言
,

而语言本身是以声音为形式来表达一个

含义
,

所以我认为文字就把声音和含义变成了一种

视觉的可 以看到的东西
。

所有的文字都有形
、

音
、

义
。

英文字母单独拿出来它有形有音但是没义
。

所

以我觉得说音本位
,

所有语言里边都有
,

汉语也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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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全摆脱这个
。

当然也有区别
,

相对而言
,

汉字是字本

位的
。

这种字本位还表现在对方言的统摄
,

对中华民族

的统一
,

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
。

对于中国的大一统

有人认为是水利造成的
,

对此
,

我毫无异议
,

我是没有

权力插言的
。

但是汉字在这里边太凸显了
,

它超越了

方言
,

虽然有时候也排斥过方言
,

但是基本上是并行

不悖的
,

其实汉字也挽救 了方言
,

这种文字并不以读

音的统一为前提
,

不须搞强势方言统一弱势方言
。

中

国这么多年统一的汉字
,

但是各地方言并没有消灭

掉
,

山东和北京挨得非常近
,

都属子北方方言
,

但是山

东话和北京话就很不一样
,

青岛话和烟台话都不一

样
,

济南话就更不一样了

孟华
:

当然
,

除了字本位以外
、
汉字文化中还有音

本位或言本位的倾向
,

即适应汉语变化大一面
。

您如

何评价五四以来汉语的欧化倾向?

王蒙
:

五四文学革命以后
,

白话文里头已经受了

大量的西方语言的影响
。

比如说
“

从而
” 、 “

因为
” 、 “

所

以
” ,

古文里并不是经常用得到
, “

从而赢得了并且正

在赢得着胜利
” ,

什么
“

战无不胜的
” , “

的
”

中包含的从

属关系
,

这些我们都是有变化的
。

古文说
“

人妻
” ,

现在

来讲是人的妻
,

人之妻
, “

人夫
”

也是这样
, “

人尽可

夫
` , ,

这是骂人的话
,

它并不需要说人尽可以做她的

丈夫
,

可是现在的白话文一个是它要和 口语接近
,

一个是咱们现在没有人去认真研究
,

但是我认为它

绝对是受了英文的影响
,

有欧化的倾向
,

而且欧化

的倾向不一定都是坏事
。

余光中先生非常的棒
,

他

研究了很多
,

他说现在的白话文很多说法都受欧化

的影响
。

但是你改不回去
,

因为它已经受了影响了
,

这样说是客观的
。

比如说
“

我比你更好一些
” ,

纯粹是

欧化的一种说法
,

文言里绝对不会有这种说法
。

还

有一种汉语在白话里是说
“

我被打了一顿
” ,

中国的古

文根本就不分被动式和主动式
,

你看完以后你 自个儿

理解就是了
。 “

肉吃了没有
” ,

绝对没有人说
“

肉被吃了

没有
” ,

叨肠能这么说
,

你总不能理解成是
“

猪肉把我吃

了没有
” ,

这绝对没有
,

虽然它从语法上能够这样理

解
,

但是从情理上不够通
,

它是一种情景语言
。

所

以有时候相反的话到了中文里头是一个意思
,

比如

说
“

我好高兴
” ,

这表示高兴
, “

我好不高兴
” ,

这很奇

怪
,

其实好不高兴就是高兴的意思
。

河南管馒头叫
“

摸摸
” ,

他这摸里头夹点肥猪肉片
,

河南管这种食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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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“

肉夹摸气它不叫
“

模夹肉
” ,

这个很有意思
,

它也不

叫肉被摸夹
,

为什么呢 ? 他说我喜欢这么说
,

起强调的

这么个作用
,

中国老百姓吃肉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

情
。

孟华
: “

肉夹摸
”

很有意思
,

这个例子切中了汉语

的
“

意合
”

精神
。

复旦大学教授申小龙叫
“

以神摄形
” ,

就是词素的排序不讲究语法逻辑上的规则
,

而更喜欢

根据人的主观感受和经验来营造结构
。

所以只能用意

会而不是逻辑分析的方式去理解汉语
。

王蒙
: 口语中的词太字本位了

,

就会发生失误
。

鲁

迅犯过一个小错误
,

他大骂林语堂说什么褒 ( bo o) 贬

i(b an )的一钱不值
,

其实北京人到现在还说褒贬
,

褒贬

是一个偏正词组
,

它的意思是贬而不是褒
,

就像说是
“

你不知道我千这件事情的甘舍
” ,

意思绝对不是你不

知道我甘
,

它的意思是苦
,

它是偏义的
,

所以是甘苦
,

“

你哪里知道当领导的甘苦
” , “

你哪里知道写作的甘

苦
” , “

你哪里知道教书的甘苦
” ,

都指的是苦
。

所以林

语堂说把什么事都贬得一钱不值
,

他写为
“

褒贬
” ,

鲁

迅就说这是 自相矛盾
。

《红楼梦》里头到处都写褒贬
,

连王朝闻写心论凤姐》的时候都说为什么写
“

褒贬
”

我

不明白
,

因为王老是南方人
,

脱离北方生活了
。

北京人

现在仍有一句很流行的俗话是
“

褒贬的是买主
” ,

到了

商店里买货
,

挑毛病的才是真要买你东西的
,

他如果

只是来看看
,

售货员给他解释一下他就说这个很好那

个也很好
,

然后回头就走了
,

人家不买你东西
。

可是鲁

迅他是南方人
,

他没听过这个话
,

他就大骂林语堂不

认得这个褒字
,

这是不可能的
。

这个很有意思
,

这种词

多得很
。

孟华
:
又是一个敏锐的发现

。

您说的是词汇学里

的
“

偏义复词
”

现象
,

比如说
“

国家
” ,

它的义落在
“

国
”

上
。

词汇学家们的解释就此而止步了
。

但汉字不甘寂

寞
,

它总是干预人们的理解
,

将
“

褒贬
”

误读为并列结

构
,

深究起来是汉字的陷阱
,

不是鲁迅的错
。

视觉上的

汉字将
“

褒贬
”

展示为并列结构
,

口说的
“

褒贬
”

则是偏

义复词
,

视觉符号经常误导 口说符号
。

这是汉字将 自

己的力量强加给了汉语口语
。

王蒙
:

再比如说
“

兄弟
” ,

在北方的口 语中它落在
“

弟
”

上
, “

这是我兄弟
”

是指弟弟
。

所以回过头来我就

说咱们的汉语
,

现代汉语
,

正在悄悄地进行一些变化
,

它正在吸收我们原来语法不够精确
;

主动被动不分
,

等等这方面的不足之处
,

它正在吸收外语的这些优点



来改变自己
,

所以余光中先生他指出来一大堆这很

对
,

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全都改回去
。

比如说
“

的
”

字
,

不用说
“

我的书
”

一定要写成
“

我书
” ,

就说
“

我的书
” ,

很清晰
,

很好听
。

必要的时候加一个
“

被
”

字也完全可

以
,

说
“

我的意见实际被歪曲
” ,

这个时候必须要强调
“

被
”

字
, “

肉吃了
”

倒可以不说
“

被
”

字
,

因为它不会产

生疑义
,

如果说意见歪曲了
,

是你歪曲人家了还是人

家歪曲你了? 它还有这么一面
。

但是有一点是不对的
,

就是反过来把文言文完全

否定
。

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语言的大众化是

必然的趋势
,

是语言文字上的民主
,

是进步
,

我赞成
。

但是大众化使我们的语言也付出了代价
,

因为原来我

们那种神气的
、

优雅的
、

精英化的语言
,

精神贵族的语

言被排斥了
。

大众化的结果鲁迅讲过
,

我找不到原文

了
,

说是它会粗野
、

退化
,

会粗俗化
、

粗鄙化
。

写文章的

人现在也是这样
,

贴近 口语的东西很多
,

网络上很多

语言都是口语化的
。

但是你也无法反过来消灭这些粗

野化的话
,

粗野化的话也更没有资格消灭咱们的骄体

文
,

因为骄体文就是好看
,

形式看起来还是可以
,

念起

来也好听
, “

天地者
,

万物之逆旅
,

人生者
,

百代之过

客
” ,

用白话文说
,

天地之间不过一个旅馆
,

人生也就

是顶多过去一百年就完了
,

它变成了《红灯记》里鸿山

的汉语水平了
:

人生
,

转眼就是百年啊 ! 所以相反的我

们也应该继承字本位的那种神性
、

灵性和良好的自我

感觉
。

二
、

汉字与方言

孟华
:

拉丁字母对方言有抑制作用
。

字母是一种

表音文字
,

方言要跟着文字的读音走
,

拼音文字的读

音规则有规范读音的功能
,

因此对方言有抑制作用
。

但是非表音的汉字就不同
,

一个字可用不同方音随便

读
。

王蒙
:

你这个讲得对
,

原来我们搞汉语拼音化的

第一步就是推广普通话
,

因为你要是不推广普通话
,

你就没法发那个音
,

当然汉字确实可以完全按各人

的来讲
。

我听过湖南人吟诵四书五经和古文
,

我觉

得很好听
,

我也听过广东的人朗诵唐诗
,

有人觉得

可笑
,

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可笑
,

非常有意思
,

非

常有味道
。

有个非常不雅的例子
,

有一次有位朋友

就跟我说
,

他说你看 《红楼梦》里头薛蟠的那些荤的

词
,

如果按现在的普通话来念是不押韵的
,

说
“

女儿

乐
,

一根鸡巴往里戳
” ,

这个
“

乐
”

和
“

戳
”

按照我们来说

一个是韵母 e ,

另一个是韵母 uo
,

是不押韵的
,

但

他说这个 四川人念起来就特对韵特上 口
。

普通话里

念去声
,

没有了人声
,

所以我现在写 旧诗
,

还算知

道点有些 旧诗的规矩
,

但是有很多人声我分辨不出

来
,

我有时候把它当平声来用了
,

真正内行的人就笑

话我
。

孟华
:
汉字一方面保护了方言文化生态的多样

性
,

但又有极权的一面
,

它抑制了方言文化
。

一位中文

系的同学写了一篇关于青岛市方言的毕业论文
,

他专

门研究了青岛市
“

无方言族
”

的现象
,

说许多青少年已

不会说家乡方言
,

结论是随着普通话的普及
,

青岛市

的方言在日益萎缩
。

我从直觉上是赞同他的这个结论

的
。

为什么把方言的萎缩归结为汉字的极权 ? 我觉得

普通话是一种超方言
,

是一种文本语言而不是真正意

义上的口语或我们每个中国人的生活语言
。

普通话高

度依附于汉字
,

靠汉字来规范
、

来普及到各方言区
。

也

就是说
,

表意而不表音的汉字使它具有了超方言的功

能
,

它通过抑制各地方言的发声而使普通话获得正统

的地位
。

一个人在气急时候免不了要骂人的
,

经验告诉我

普通话是一种雅言
,

它常常难以表现内心各种激愤情

绪和邪恶念头
。

人性最本真
、

最生活化
、

最个性化的情

绪
,

往往只有 自己的方言土语才来得更直接和畅快淋

漓
。

王蒙
:

这个例子太好了
,

值得回味
,

其实还不止骂

人
。

最近有一位语言学家去世
,

他懂国内外多种语言
,

据说他最后的日子只会说上海话了
,

他的童年是在上

海渡过的
。

孟华
:
汉字塑造的雅文化

,

也就是普通话
,

将这些

例如骂人的个性话语压抑在集体无意识当中
。

再如
,

中国的地方戏据说有几百种
,

它们都是以地方方言作

为自己存在的基本条件
。

但方言性的地方戏很难被汉

字记录
,

在汉字叙事的文学正史中
,

地方戏的地位大

被贬低
。

王蒙
:

欧洲是拼音文字
,

其实德语和英语都是盎

格鲁一萨克逊语
,

比方说罗马尼亚语
、

法语
、

西班牙语
,

这都是拉丁语
,

但是他们都变成了不同的民族
、

不同

的国家
,

因为它是拼音文字
。

北京话和温州话和广东

话的距离非常大
,

我们虽然彼此听不懂
,

但是一个语

7



言
,

因为是一种文字的关系
,

它抑制着它们的分化
,

抑

制着分离
。

孟华
:

中国人讲求
“

同文同种
” 。

但关键是
“

文
” ,

没

有文
,

种也很难同
。

王蒙
:

但另一方面
,

对于方言文化
。

我觉得汉字比

起拼音文字来说还是宽容了好多
,

而不是抑制了方言

文化
。

现在人们的文化意识不太一样
,

令我震动非常

大的是去年十一月份我去苏州
。

苏州当地的领导请我

吃饭
。

苏州的市委书记兼做省里的常委
,

他跟我说他

本人不是苏州人
,

他来到苏州以后就提出一个要求
,

市委市府的干部必须会说苏州话
,

他说你理解苏州的

文化离不开苏州话
,

你唱评弹
,

能用普通话唱么 ? 再有

你唱苏剧
、

苏昆
,

在苏州你要想联系群众
,

你必须会说

当地的话
,

所以他提出来以后当地的干部都非常高

兴
,

外边的人呢都拼命的学苏州话
。

我觉得这个事情

是很有眼光的
,

吴侬软语好听得很
,

中国有这么一套
。

方言保护了一个文化生态
,

我们不要把它们对立起

来
,

普通话我们照样要推广
。

如果是一个中国人而且

如果他上了学的话
,

在学校授课就是要用普通话授

课
,

但是唱地方戏
、

曲艺
,

还有一些文艺节目
,

就要有

它的方言
,

而且中国人的乡音让人有精神上的认同
,

有家园意识
,

中国人的这种叶落归根的情结
。

如果你

原来是说山东话
、

青岛话
,

等到过三十年以后你回趟

家
,

全部是标准的北京话
、

普通话
,

你就找不到你的家

人了
。

孟华
:

这是消灭了精神上的多样性
。

王蒙
:
这是我的一些看法

,

我觉得不要把它们对

立起来
,

推广普通话并不错
,

搞汉语拼音也不错
,

因为

它可 以作为一个辅助工具
,

但是用汉语拼音取代汉

字
,

没门儿
。

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是个非常激进的人
,

我一看这些主张觉得很有道理
,

汉字太难学了
,

搞得

中国人文化低
,

净是文盲
,

只有少数人在垄断着话语

权
,

甚至是政治权
,

可是现在我觉得拼音化就更不可

能了
,

这是绝对不可能的
。

三
、

汉字思维

孟华
:

能否谈谈汉字的思维精神 ?

王蒙
:

汉字有美好的一方面
,

优点很多
,

比如说

好看
,

它的字都有生命力
,

都有一种灵性
,

甚至于

我认为汉字有一种神性
。

比如说
“

道
” ,

相反的你如果

把它变成 了一个更科学的词
,

把它说成是道路
、

道

德
,

或者是道场
、

大道
,

这就不清楚了
,

不如一个
“

道
”

字
, “

朝闻道
,

夕死可矣
” ,

你如果说
“

道
”

是规律
,

“

朝闻规律
,

夕死可矣
” ,

这叫什么话呀 ? 它就没味儿

了
, “

朝闻道德
,

夕死可矣
” ,

也不对
,

说道是指路线
,

“

朝闻路线
,

夕死可矣
” ,

就更不对了
,

它是不 可轻译

的一个意象
,

这是汉字的一个特点
,

优点
。

但是当

然汉字的这些优点有时同时也会带来缺陷
,

就是说

它的清晰性
、

严密性
、

可操作性不是特别够
。

我常

常到处举一个例子
,

我有一部小说叫做《夜的眼》
,

这

篇作品很多国家都翻译过
,

凡是这些欧洲国家
,

包

括俄国
、

美国
、

德国
,

他们都有人给我打越洋电话
,

就问我说王先生您回答一下这个
“

夜的眼
”

中的
“

眼
”

是单数还是复数
,

我不好回答
,

因为在中国字里头
,

这个
`

旧良
”

字是最本质的
,

不管你是一只眼还是两只

眼还是好多只眼
,

还是砂眼
,

这都是从
“

眼
”

中派生

出来的
,

所以这种思维方式和欧洲国家的那些语言

根本就不一样
。

比方说
“

牛
” ,

我们拿
“

牛
”

当纲的话
,

可

以派生出来牛肉
、

牛奶
、

小牛
、

黄牛
、

牛犊
、

水牛
,

或者

是牛脾气
、

牛毛
,

这东西很多
,

如果 以
“

奶
”

为纲
,

可以

派生出羊奶
、

牛奶
、

奶牛
、

奶制品
。

可是外文看不出这

种观点
,

外文中奶牛是 。 ltt e, 公牛是 xo
,

它没有这

种关系
。

我在文章里也提到了
,

所以它就造成了一

些思想方法的不同
。

杜诗的经典争论
,

就是
“

幼子绕

我膝
,

为我复却去
” ,

这个如果是换成英语
,

或是换成

法语
、

德语
,

甚至是维吾尔语
,

都不会产生这种问

题
。

这其中有两种解释
,

一种是他多年没有回老家

了
,

回了 以后小儿不认识他了
,

所以绕我膝转两圈
,

他怕我
,

认生 ; 还有一种解释是他绕着我膝怕我再

走
,

恨不得抱着我的腿不让我走
,

这种解释从杜甫

有这首诗到现在已经一千多年了
,

他的妙处就在于

他的这种描写
。

可是如果换成英文的话
,

它在语法

上画出图来了
,

有了逻辑范围
,

有了连接次序
,

这

就不行了
,

就是说他 由于怕我所以就去了
, “

为我
” ,

这里头有明确的因果关系
,

它是一种递进的关系 ; 如

果是他怕我走
,

就是把
“

我的走
”

变成了他们怕的一个

修饰
,

然后
“

我复却去
”

就变成了 hw at 后面的一个从

句
,

一个宾语从句
,

如果他是害怕他又走了
,

那就不是

宾语从句
,

而是它等于一个双谓语
,

我就怕你
,

接着就

跑了
,

它是一个递进的双谓语
,

就好比说是我进了屋

子拿了一本书
,

一个是进了屋子是第一个谓语
,

一个



是拿了一本书
,

一个是进
,

一个是拿
,

所以它根本不一

样
。

可是我觉得无论是杜诗也好
,

或者是一些经典的
,

特别是老子的《道德经 》
,

这个很明显
,

你把它弄成白

话文弄成英文就不好了

孟华
:
一排除歧义

,

诗意就排除了
。

王蒙
:

把诗意排除了
,

把哲理也排除了
。

把中国人

脑袋里这点灵活性
,

这点儿仙气儿都给弄没了
。

孟华
:
杜诗的深远意境被逻辑的手术刀分解得支

离破碎
,

朦胧的意象性既是汉字也是汉语诗歌的思维

特性
。

汉字保护了汉语诗歌的这些特点
,

这也是汉字

保护多样精神文化生态的表现
。

汉字体现的诗性思维

的特点
,

这是西方的逻辑思维不可替代的
,

非常有特

色
。

王蒙
:

你说的精神生态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问

题
。

孟华
:

刚才说的《夜的眼》翻译的例子
,

很说明了

汉字汉语的朦胧性
。

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
,

汉字具

有两面性
,

就是在数码时代它要适应数字化
,

我个人

觉得尽管汉字具有适应电脑的一面
,

但是总体而言比

起拉丁字母还是落后一点
,

还是具有不可操作性的一

面
。

文字有两种功能值得考虑
:
一是文化功能

,

一是数

字化功能
。

文化功能是汉字的特色
,

但数字化功能可

能是弱项
。

王蒙
:
可能不完全是这样

,

汉字的数码化已经取

得了重大的胜利
,

甚至有人认定汉字能够比别的文

字更适合电脑的运用
。

这是使我对于汉字更有信心的

一个重要方面
。

我觉得 (朦胧性 ) 这是它的优点
,

也是它的缺点
。

总的说来它是比起拼音文字有多种

的暗示性与审美性乃至不确定性
,

或者叫做弹性
。

汉字是特别灵活的
,

比较一下中国的改革用语和苏

联的用语
,

就明白两种语言两种文字及文化的异同

了
。

孟华
:
对

,

象形字是靠暗示来表达语言
,

今天就算

没有象形了
,

但是它的精神照常存在
。

汉字的意符就

是来暗示语言意义的
。

王蒙
:

象形
、

指事
、

会意
、

形声都具有很强的暗示

性
。 “

言而无信
” ,

看这四个字的时候就觉得是一种暗

示
,

它和单纯用字母拼出来的字并不一样 ;说
“

春风风

人
,

夏雨雨人
” ,

你看这种感觉
,

绝对是一种暗示
。

所以

有时候就弄错了
。

孟华
:
这种暗示性已经成为了一种民族的审美方

式
,

但暗示性带点儿歧义性
,

是一把双刃剑
。

王蒙
:

成为一种审美方式
,

有时候又成就一批奸

诈的人
,

他可以利用一个字
, “

我就硬这么解释
,

明明

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
,

我就这么解释
”

(
“

文字狱
”

那个

时候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)
,

他在话里头非就那么暗示

不可
,

或者我就非这么拿过来这么用… …

四
、

汉字与现代性

孟华
:

您刚才也谈到汉语
、

汉字有适应现代化的

一点
,

包括对西方语言的接纳
,

包括对现代现实生活

的适应
,

它具有这种双重性
。

王蒙
;

这也正是中华文化的这方面的特点
,

中华

文化有它保守的一面
,

也有趋时的一面 (比方说一系

列虚词的出现
, “

被
”

字句等这些东西都是它的现代性

的一面 )
。

现在很多词
,

包括改革开放以后
,

从海外

华人
,

或者从港台华人那里学来的一些词
,

都和英

语有关
。

而共产党的那些语言有很多词很显然是和

俄语有关
,

什么磐石般的团结
,

赢得 了胜利
,

这绝

对是俄语
,

你胜利就是胜利了
,

失败就是失败了
,

什么 叫赢得了胜利? 但是我是觉得这些东西无需消

灭掉
,

相反的它会慢慢适应我们这种语言
,

适应我

们这种比较复杂的长句啊
,

因果关系啊
,

逻辑思维

啊
,

还有哪个是主句
,

哪个是从句啊
,

哪个是宾语从

句
,

哪个是状语从句
,

这些就是所谓欧化的东西
。

有些

不同的方法
,

不见得是坏事
,

所以上至先秦汉唐
,

我们

应该好好继承
。

古代的一些白话
,

有些到现在还活着
,

比如说
“

褒贬
” 。

当然受 日语的影响也很多
,

很多词都

是从 日语来的
,

受英语
,

受俄语的影响也非常多
。

我没

有根据
,

只是一种感觉
,

我甚至觉得就连
“

你好
”

这个

词都不是汉语
,

哪有汉人说你好的? 没有这种表述
,

更

不说 he n 。 ,

也不说你好
,

见了面就问
“

吃了吗 ?
” “

你好
”

是什么 ? 它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
,

俄国人一见面就说
3从p a c T B n

,

这是您好
, s八 p a

二
B n T e ,

是您好的全称
,

这些

在中国就变成了您好或是你好
。 `

刊
、

平你好
” ,

这话很

美好
。

孟华
:

一种表达式意味着一种文化形态
。

从传统

上的寒暄语
“

你吃 了吗
”

到现在的
“

你好
” ,

反映了人们

文化观念的变化
,

一种对异质文化观念的接纳
。

这是

汉字的变通精神
。

王蒙
:
即使回到古代

,

也没有像
“

你吃 了没有
”

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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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粗糙
,

类似这样的词还有很多
, “

再见
” ,

这也不是生

活中来的
,

也不是古文中来的
。

古文中相别的时候没

有这种礼貌的词吧 ? 至于
“

早上好伙
“

下午好
” 、 “

晚上

好气 这些百分之百是英语来的
,

什么 g oo d m o
m ing

,

go do aft
e nr oo

n ,

go do 爪 gh t 。 它不是一种简单的词的语

境
,

而是一种表述方式
,

一种交际模式
,

也是一种文化

的语境
,

是现代性的一个方面
。 “

谢谢
” ,

古人有称谢
,

不言谢这话也有
,

中国的
“

谢
”

和拒绝等各方面的意思

很复杂
,

也表示一种谦虚之类
,

这个和外文的词是

一样的
,

外文词中的谢也含有拒绝的意思
。

有个德

国人有次跟我说他不理解中国人的这个
“

谢谢
” ,

吃完

饭问他吃不吃冰激凌
,

他说
“

谢谢
” ,

要的意思
,

但是他

说他一说
“

谢谢
” ,

我以为不吃了
,

接着他还要一个
,

我

就糊涂 了
,

证明这个外语里头
“

谢谢
”

也有谢绝 的意

思
。

我们现在受外面的影响
,

词组越拉越长这个是

不可避免的
,

有很多词都进来了
,

没有人怀疑它是

中文词
,

过去我们只说继承
,

现在我们说传承
,

台

湾人告诉我说传承这个词和英文有关
,

因为英国人

动不动就讲 tar n o fo r m
, tar n s l a t io n ,

t r a n o l a t i o n 不止是指

翻译
,

而且指传递
,

信息的传递
,

也是 atr ns lat i on
,

后

来就用传承来表示这个词
。

还有许多许多这一类的

词
,

受英文影响
,

受俄文影响
,

受 日文影响
,

这个还很

多
。

说
“

一路平安
” ,

这个都是外国的表达方法
,

而且是

法国的表达法
,

北京语就干脆吸收这个句子过来 ; “

最

好的祝愿
” ,

b es t w i hs es
,

这完全是从英语过来的
,

这

些太多了
,

包括外交上的一些词
。

有些东西比如说

电脑上的词汇你怎么从文言文里头或者是农民的 口

语里头来找呢 ? 比如说它把各项功能列表叫做菜单
,

如果把我们平时理解的菜单放到这里来是非常可笑

的
,

但是说它像菜单一样不是很好吗 ? 你点什么它就

出来什么
。

有些是和英语一样
,

那些我都曾认为是照

抄英语
,

喜剧演员葛优
,

他故意学潮汕那边儿的人
,

潮

州人
,

福建人
,

这边是广西人
,

譬如间你说
“

有没有去

过青岛啊 ?
”

你说
“

我有
” ,

我跟他们说你这是受英语影

响
,

是用 ha
s ,

h va
e

来做过去完成式
。

他们告诉我不是
,

老百姓 自来都有这么说
,

就是问
“

你吃饭了吗 ?
” “

我有

吃
” 。

葛优有个广告是这么拍的
,

说
“

我有吃
” ,

也是一

样的
。

而且还有一个
,

就连 日语这样的拼音文字
,

它想

取消汉字
,

到现在还非常困难
,

而且很多人认为汉字

太精确了
,

一个字里全部表达了
,

如果用拼音文字它

要用四五个
、

七八个
,

甚至十来个字母
。

孟华
:

人们在谈到汉文化的字本位时
,

给人的印

象好像是汉字里还没有音本位的东西
。

实际上刚才

你谈白居易的时候
,

他也有音本位的东西
,

就是说

虽然汉民族文化是字本位的
,

是和西方相 比它是字

本位 的
,

但是作为它自己的内部系统
,

它还是字本

位和言本位两个系统一起在起作用
,

这是汉字适应

现代化的一面
。

你举 了很多例子
,

比如它对外国文

化的吸收
。

王蒙
:
而且它开始调整 自己

,

在某些方面改变 自

己
,

但是它基本的特色还在
,

绝对消灭不了
,

门儿也没

有
。

孟华
:

这是
“

中体西用
” 。

你说的
“

汉字文化的复

兴
” ,

我是这样理解的
,

不是说是简单的要回到古代的

文言状态
,

而主要是强调五四以来过分的贬低汉字
,

而过分的强调音的形象
。

现在需要一种平衡
,

既要适

应变化
,

同时又要保护文字传统
。

王蒙
:

需要一种双赢
,

不是说强调了对文言文还

很热爱
,

就是要抗拒现代化
,

不是这样的
,

或是抗

拒学外语
。

有些媒体就炒作
,

说是王蒙整天说是要

展开汉语保卫战
,

这和我的意思恰恰相反
,

我在咱

们校报上发表文章的时候我就说辜鸿铭能做到 的我

们也应该可以做到
,

钱钟书能做到的
,

林语堂能做

到的
,

我们都应该可 以做到
。

我们不一定做得那么

好
,

中国人脑子的内存
,

和灵气儿
、

速度都是可以的
,

所以对花大功夫学外语我一点都不反感
,

但反过来

说你如果 中文学不好
,

我可以骂你
。

至于说我花 了

很多时间学 日语
,

应该学 ! 为什么不学 ? 那些外语

最好的中文都非常好
,

母语不好的人能学好外语吗 ?

钱钟书中文不好 ? 林语堂中文不好? 季羡林中文不

好 ?

孟华
:

这可能就是汉字文化的辩证观
,

一种两面

性态度
。

王蒙
:
汉字本身具有机动性

,

许多话它有弹性
。

孟华
:

不能片面地强调哪一点
,

要么说是字本位
,

要么说是音本位
,

实际上有人说是
“

弹性的汉字
” 、 “

弹

性的语法
” ,

有传统的一面
,

有适应现代化的一面
。

这

样说问题就变得非常清楚全面
。

(文字记录整理
:

侯霞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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